
茶陵县思聪街道境内的老虎山，

东临洣水，西望云阳，也不知是因山

形如虎，还是曾有猛虎出没，得了这

么个名字。不过，思聪街道原名虎溪

乡，虎溪虎山，也算是有渊源。

1973 年，醴茶铁路修到了茶陵，

火车站就选在老虎山，铁路线还在继

续延伸，往北连接到深塘的油库和清

水的湘东铁矿。茶陵去往江西的公

路，也从县城这边的汽车站由南往北

过茶陵大桥，途经火车站，于是火车

站就成了一个连接茶陵县境内外异

常繁忙的交通枢纽。

（一）
老虎山离我住的深塘村很近，小

时候经常跟小伙伴一起到火车站那

边转悠，白天站在山坡上看火车进进

出出，或是去机务段看机车添煤加

水，晚上则去看电影。

那时的老虎山类似一个工业区：

主体是火车站，火车站分客运、货运

和机务；此外还有粮站、机械厂、储木

场和搬运公司等其他单位。职工和家

属统共有上千人，他们粮食虽有配

给，而蔬菜和鱼禽这些生鲜则要靠周

边村庄供应。于是在候车厅对面的饭

店前，广场主路的两边就自发地形成

了一个早市。卖的蔬菜无非是辣椒茄

子，白菜蕹菜，冬瓜丝瓜苦瓜南瓜之

类。基本是不怎么过秤，估摸着分量

商量着价钱就能成交。要是谁在池塘

边捡到一条草鱼，用稻草拴住拎到车

站去，十有八九在路上就有人问价截

留。卖菜的人也不空手回去，多半会

去饭店买些包子油条，欢欢喜喜地带

给孩子吃。这个市场有些特别，顾客

格里格啦地用外地话问价：“格扎辣

椒好多钱一斤啰？”村民若无其事地

用茶陵话应答：“一角嗯。”“一毛。”

“嗯卖。”“一毛五就一毛五。”生意就

这样南腔北调各说各话地做成了。

老虎山最吸引我们小孩子的还

是露天电影。晚上不是火车站放映

《铁道游击队》《火车司机的儿子》，就

是机械厂上演《地雷战》《上甘岭》《冰

山上的来客》，有时储木场上演《核桃

皇后》《停战以后》，机务段则赶着上

映《车轮滚滚》《南征北战》《野火春风

斗古城》。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有电影，

我们小孩消息最灵通，那一天我们会

奔走相告。大家行动更积极，早早地

忙完家务事，跳到池塘里洗个澡，匆

匆扒拉几口饭，呼朋唤友一块儿簇拥

着，沿着铁道奔向老虎山，然后纷纷

钻进观影人群，或站或坐，聚精会神

地盯着屏幕，投入忘我的精神世界。

电影是如此令人着迷，有一次我

风闻影讯，就和一个邻居家小孩往火

车站冲，根本没在乎其他人会不会

来。观影后回家路上才发现，走出老

虎山过了左垅的铁路桥，路上就只剩

下我和那个比我小三岁的邻居小孩。

两个未成年人在黑夜中要走过另一

座铁路桥，想想桥头树下那片阴森怕

人的坟地，就有些头皮发麻。我俩不

敢出声，硬着头皮往前走，只听见桥

下流水哗哗，道边密叶沙沙，这时候

真怕鹘声突起，更怕有声音叫名字，

我们几乎是跑着闯了过去，向村里的

亮光奔去。

这还不是最离谱的，最离谱的是

有一次我们越过老虎山，沿铁路“长

途跋涉”数公里一直走到雷垅里的利

民铁矿去看《红楼梦》。事先就听大人

们说这部电影会是多么多么的好看。

去了之后才发现人山人海，几乎见不

到屏幕。再加上那唱戏的慢节奏，分

不清男女的着装，咿咿呀呀拖拖拉拉

让小孩听不明白的越剧唱腔，只整得

我们这帮慕名而来的小观众昏昏欲

睡。其间我真睡着了一会儿，只是担

心散场后路上又被落单才不敢沉睡，

这应该是我唯一一次回去时没精打

采的观影经历了。

（二）
电影的类别反映了时代的变迁，

这是我之后才省悟的。在对越自卫还

击战的火箭炮声之后，我们就不只是

观看战争片了，越来越多的是《好事

多磨》一样的爱情片和《花为媒》《女

驸马》之类的戏曲片。电影看得多了，

故事情节已不能尽数记得。但电影对

我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们不习

而成的普通话，至于莫名其妙的乐感

美感，恐怕都是黑夜中的那些迷人的

光影声波给熏陶的吧？

看过《铁道游击队》的飞车夺枪，

孩子们自然受了英雄们的启发，相互

之间竞勇敢。在火车减速进站时，他

们在铁道边追着火车跑，竞相腾空而

起，用手抓住车厢外的悬梯，两腿悬

空而荡迅速勾住铁梯的横栅。他们这

样拼命，是要急切地去往另一个车

皮，然后独自跳到车厢里去捡煤。他

们用的工具是一把铁铲和一个蛇皮

袋，一阵忙碌之后，他们早已满面煤

黑汗流浃背，艰难地背起一满袋煤，

再设法翻出比自己还高的厢斗。这些

英雄式的惊险剧每天都会上演好几

次，直到有一天出了大事。一个扒车

的小孩不慎脱了手，人被甩到车轮

下，最后虽没丢命，腿却被碾残废了。

从那以后，火车站就禁止孩子们进入

车道区，禁止捡煤。

而在此之前，我竟然扒火车去清

水历过一次险！一群大孩子和小孩

子，趁火车头还未接上车皮，便悄悄

溜到了车厢下，纷纷爬上悬梯跳入厢

内。等火车驶出车站，我们这些淘气

包就从厢内探出头来吹风望景。到了

清水的铁矿区，火车进站，停车。机车

与车厢脱钩之际，我们就鱼贯而出，

跳出车厢，站到一边睁大好奇的眼睛

看车塔如何配合作业。机车又换到另

一端，与车厢连接上，倒车把车厢推

进装铁矿石的装货塔。塔闸一放开，

铁矿石就呼噜哗啦地填满了一节车

厢。一节车厢装满后，火车会缓缓往

前移动一点，让后面的空车厢进到装

货塔下。于是我们抓紧时间，爬到已

经装满铁矿石的车厢，坐在矿石堆和

车厢板之间的坑洼里。火车满载后，

就往老虎山回返。想想我们真是胆大

包天，也不管火车是否一定会在老虎

山或雷垅里停靠下来，要是那次火车

径直开出茶陵去，我们就真不知道该

怎么回家了！

（三）
在老虎山坐过火车的朋友，一定

还记得售票厅的全国铁路图和候车

厅的巨幅主席画吧！我们小孩子虽不

坐车，但经常溜达到这两个地方去。

售票厅墙上挂着铁路图，那图出奇的

简洁，别的什么都不画，只画些黑白

相间的双道直线或折线，把用圆圈黑

点表示的各大省会城市连接起来，而

各条线则辐凑到一个红色的大五角

星里，那就是首都北京。这张图无疑

勾起了彼时的我们对北京的神往！

从售票厅走进候车厅，左手边的

墙上还有一幅巨型画，画的是伟大领

袖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队伍向井冈

山进军，工农士兵簇拥在毛主席伟岸

的身姿旁，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

一师的红旗迎风招展。我们小孩子不

懂历史，不知道画面的意思，只觉得

油画很大气，装帧很精美，有了这幅

画，整个候车厅充满了活力。

那时谁会料到，我们将有一天会

在这里排队、检票，走下水泥台阶，跨

进绿皮车厢的列车，在亲人们的挥手

目送下，缓缓驶出车站，跨过洣水，告

别云阳，走向外面，走向一个更为辽

阔的世界！

绿 皮 火 车 在 2014 年 停 止 了 运

营，后来客运也改到茶陵南站去了。

没有客运的火车站，失去了往日的热

闹与繁华。老虎山依旧是那个老虎

山，但火车站已不再是那个火车站

了，谨以此文纪念让我们走出大山投

入广阔天地的出发点吧，那里有我们

离别的眼泪，有我们回家的欢乐，更

留下了几代人投入奋斗的足迹。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悼恩师田明良先生
邓剑英

在攸师 95 班同学群惊闻恩师田明良先生仙逝

的消息，一瞬间，竟有些恍惚。

记忆里还是田老师年轻时的样子。那时他刚

从湖南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到攸县师范学校教书，

白衬衫一尘不染，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让我们这些

乡下孩子沉迷不已，一笔好字自不须提，还写得一

手漂亮的文章，既帅气又内敛，符合我们对好老师

所有的期望。

那年我 15 岁，刚考入攸师，地道的乡下孩子，

不自信，常常勾着个背，担任副班长叫个起立都像

猫叫，是田老师在语文课上将我的作文作范文朗

读，我才发现我的作文原来那么美，于是我写作文

就会像他朗读一样带着语感和节奏，行云流水间

直抒胸臆，那种写作的快乐我估计很多人都无法

体会得到。

还记得，考进攸师后的第一个教师节，我代表

全班用毛笔字写了一幅祝贺信送给他，那时我还

没学书法，字自然难看得可以，他看了以后说：“字

如其人，你实在是长得五官端正，面目清秀，这个

字怎么写成这样，必须得练练！”我当时就把整张

写了字的红纸撕了，哭了。之后的几十年里，书法

成了我的日课，常年不懈的练习也让我在画中国

山水画时无需草稿便能胸有丘壑，勾皴染晕，一笔

到堂，可以说是受益终身。

1993 年，我代表当时的株洲县委宣传部到市

里参加演讲比赛，不想在赛场遇到田老师，他代表

攸县县委宣传部出战。尽管彼时的我们是竞争对

手，可田老师依然恪守着为人师长的本分，不厌其

烦地给我的演讲做指导，哪怕那时我已毕业多年。

也是通过田老师的精心指导，我在那次演讲比赛

中大出风头，之后还代表株洲在井冈山七县一市

作巡回演讲。我曾想找个机会当面感谢他，却没想

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想，这样的愧疚

可能要伴我一生了。

去年暑假期间，我回了一趟湖南，因河南大水

故，转道从井冈山往长沙。火车途经攸县，时任教

育局书记的芳荣同学亲自开车来接我，同学们从

各地赶来见我，我想去看看田老师，他却不在县

城。终究还是缘铿一面了。

在同学群里看到，今天，有不少同学都从各地

赶往灵堂吊唁，我却因疫情管控原因无法出京，只

能在屋里任泪水滂沱。那么，就请班长代我给田老

师敬杯酒，把我的话读给他听，涕泪中语不成句，

只有真挚满满的感恩之情；请代我跪谢师恩，献上

一束花，愿他在天堂能看见一所花园，那是同学们

带着他的善意传递的美好信息；请代我再看一眼

恩师，他在心中，还是年轻时的音容笑貌……

愿田老师安息！

粮票岁月
石少华

小时候第一次看到粮票，我就被它漂亮的

图案吸引了，一沓花花绿绿的小纸张夹在父亲

的粮本里，显得十分醒目。

与靓丽的外观比起来，粮票更重要的是其

实用性。那时候，买包子、馒头、糕点都需要

粮票，去饭店里吃饭吃面更是离不开它，甚至

还有过拿着钱但没有粮票所以吃不上米饭、买

不了馒头、包子的窘况。

出 门 、 出 差 除 了 带 钱 ， 粮 票 也 是 必 须 带

的。当时，国家对城镇居民和职工的粮食实行

凭证定量供应，我父亲出差、回老家或家里日

常支出需要的粮票，都是由单位开证明，到粮

店冲抵家庭粮本上的定额后领取。农村人几乎

看不到粮票。粮票在当时是非常值钱的东西，

若有人送粮票，那可不是一般的礼物了。

上学后，父母上班，没时间管我的一日三

餐，有时就给点零花钱、粮票，自己解决早餐

和中餐。粮票在手才知道，原来我们平时使用

的是在全省范围内流通的地方粮票，由省粮食

局印发，面额为 0.1、0.2、0.5、1、2、5、10 市

斤。全国粮票是我无意中发现的，有天去国营

饮食店买包子，营业员给我找零钱后，还得找

粮票，在抽屉里摸索了半天才找到，口里还喃

喃自语：“这是张全国粮票。”显得很不情愿。

后来了解到全国粮票由国家粮食部发行，在全

国通用，面额分 0.5、1、3、5、10市斤。

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刚参加工作时，需要

经常入农户家走访、蹲点。当时有一条硬性规

定，就是干部在农民家吃一顿饭，必须付五角

钱、半斤粮票。那时农民生活都比较困难，但

看 到 我 们 这 些 派 下 来 的 干 部 帮 助 他 们 解 决 问

题、组织生产，都纷纷热情邀请我们上他们家

吃饭，虽然都是素菜淡饭，但干群之间心里都

是 热 乎 乎 的 。 饭 毕 ， 我 们 都 按 规 定 付 费 付 粮

票。有一次，我和另一位干部拗不过一位鳏居

老人的执意，在他家吃面条。老人的面条搁在

室内搭在房梁上的几块木板上，老人搭梯子拿

下来、下好，端到我的手里时，我看到面汤上

漂浮着一层黑点，仔细看，是虫子。原来老人

舍不得吃的面条，都已长虫了。我内心暗暗叫

苦，但还是闭着眼睛，把一碗面条吃完了。走

时，我和那位干部在规定的付费标准上，各自

主动多付了半斤粮票给老人。

工作几年后，我带着平时留意积攒的全国

通用粮票出外旅游了一趟。虽说那时候百姓吃

饭问题已开始得到解决，但在饭店吃饭还是要

收粮票。因为我付的是全国通用粮票，遇有找

零时，也要求营业员找全国粮票，实在没有全

国粮票，找的当地省份粮票，我都尽量把当地

省份粮票用出去，因为出了这个省，在其他省

就无法用了。那一次，我横跨了五个省，手头

的当地省份粮票即便我紧用慢用，还是有一些

面额小的不同省份的粮票没用出，权当留作纪

念了。

1992 年，我国南方的改革一马当先，如火

如荼，粮食连年大幅增产和商品经济的快速发

展，以至国家还没宣布废除的粮票在南方多个

省份形同虚设，大家不需去粮店买米，饭店吃

饭也可以不付粮票了。有的还拿节余粮票来兑

换塑料盆、高压锅之类的小商品。这一年我去

北 京 出 差 ， 当 时 首 都 不 少 饭 店 吃 饭 还 要 付 粮

票，让我很诧异。即使我说尽好话，愿意多付

钱，饭店都不肯接纳我这个没有粮票的客人。

没 想 到 第 二 年 即 1993 年 ， 国 家 就 宣 布 取 消 粮

票，凭粮票吃饭的时代彻底结束。

年岁渐长，爱回首往事；朋友小憩，忆蹉

跎岁月。有同学说他年轻时就是想在粮店找一

个对象，有饭吃，但最终阴差阳错，没有对上

象 结 成 眷 属 ； 还 有 朋 友 说 ， 他 母 亲 是 农 村 妇

女，父亲是井下矿工，全靠他父亲每月 54 市斤

的粮食指标养活全家五口；另一位大姐说，她

当年参军到了部队，提干后每月粮食定额是 45

市斤，吃不完的，她就开出粮票寄给了家里。

80 年代末，她转业到地方，粮食定量只有每月

27市斤了。

我岳母生前常念叨我岳父，在省城当官却

常从家里拿粮票。那时干部每月的粮食定量是

每月 27 市斤，我岳父交际广、出差多，一个月

的定量往往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我岳母及全

家几口人在株洲市的一个大型国营企业工作，

每个人的粮食定量都比我岳父高，每月的节余

于是便成了我岳父的补缺。

时光飞逝，如白驹过隙。如今的粮票，已

成了收藏者的新宠。这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它

承载着每个家庭走过的日子，见证了岁月的变

迁和国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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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事

曾经悬挂在老虎山车站候车厅的巨幅油画曾经悬挂在老虎山车站候车厅的巨幅油画

当 年 繁 忙 的

老虎山车站站台

当 年 不 少 茶 陵 孩

子都是通过这趟绿皮

火车去往一个更为辽

阔的新世界

当年的露天电影


